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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前退休给爸爸当“保姆”

照顾父亲是天经地义的
事，没什么好想的。当了半辈子
会计，我觉得这真是一份无趣
的工作，当年前夫说我做梦都
在数钱还是别人的钱，言外之
意是在说我因为干着一份乏味
的工作而成了一个多么乏味的
人。现在，做出这个决定，我豁
然开朗，我可以一边照顾父亲
一边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至
于钱，我真没什么考虑，这些年
也有点积蓄，加上儿子每个月

“孝敬”的，一个人花足够了。
我退休回家给父亲当保姆

着实在全家引起了轰动，哥哥
立即作出决定，保姆钱还是要

给的，就算大家雇用了我，我执
意不肯，全家人一起劝，说你帮
助了两个家庭，承担了大家应
该承担的责任，这钱必须拿着。

很多事改变性质，都是从
钱开始的。本来是互助、是无
私、是心甘情愿，掺和上钱之
后，瞬间变成了生意、买卖，有
了褒贬，也有了算计。一开始，
大家都觉得我的退休给这个已
经空巢的家庭带来了无限欢
乐，甚至，母亲去世、父亲瘫痪
后再也没有过的家庭聚会因为
我的到来而恢复，家里重新有
了除夕夜的大聚餐，有了父亲
的生日会，有了一个又一个愉

快的周末。尽管父亲还是稀里
糊涂地流着口水坐在轮椅上，
但是，老人在一天，这就还是个
家。照顾父亲之余，我看看书，
养养花，跟邻居家学学针线活，
一来二去地绣了幅大幅十字绣
的牡丹，被人买走，坐在家里竟
然也挣到了几百元的零花钱。
没想到，退休后的生活如此惬
意。我自顾自地忙碌着，每天变
着花样给父亲做吃喝、给自己
找乐趣。

可我忽略了亲人们的变
化。事实上，我压根就想不起
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变化。我
用力回忆，想起大约是在前年

春节过后，大哥家侄子在饭桌
上问了一句：“大姑你住在爷爷
家，你的房子一个月租多少
钱？”我没反应过来，那孩子又
说一遍，我听明白了，说，“大姑
的房子没出租。”当时的气氛应
该是有点儿尴尬，不过我没在
意。比这更尴尬的一次，我记住
了。还是这个孩子，也是在饭桌
上，问我，“大姑，爷爷有写遗嘱
吗？”我愣住了片刻，说，“不知
道。”那孩子说，“哦，爷爷糊涂
了，写不成了，爷爷有什么财
产，就成谜了。”大嫂呵斥一声

“别乱说”，我心里抽动了一下，
说不出的滋味。

很多事改变性质，都是从钱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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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之后，就像约好了
似的，一家人的聚会少了，即使
我操持一顿饭请大家来吃，大
伙儿也分外客气，略带尴尬。终
于，到了中秋，大家来看“老头
儿”，吃完晚饭，到了该说再见
的时候，大哥说，有些话，其实
早想说……

该来的总会来，我知道哥
哥要说什么，我有心理准备。我
尽量轻松地等着他发话，至少
表面看起来轻松。大哥说，父亲
糊涂了，这样下去不知道会多
久，谁也不盼着老人走，但是老
人要走谁也挡不住，父亲没有
能力写遗嘱、分遗产，因此需要
找个时间清理一下父亲的财
产，商量好大家怎么分，免得老
人突然撒手，为这些事情大家
闹得不愉快。小妹马上接上说，
大哥说得对，应该的。不过我什
么都不要，不用考虑我，我没贡
献，也不想不劳而获，大姐最辛
苦，我那份给大姐。我听着，心

里明镜似的，他们早商量好了。
那天我拿出了我退休回

家当“保姆”以来收到的全部
“工资”，一张账单和一个存
折；拿出了从我接手照顾父亲
开始老人的退休工资存折，那
上面从未再有取款记录。我
说，我没用爸爸的钱，也没花
大家给我的钱，房子在爸爸名
下，他还有什么，我真的不知
道。说完这些，我仿佛又回到
了看到父亲的轮椅被绑在树
上那一刻，既心痛又气愤。这
个中秋节的月亮什么样，我没
心思去看，在我的记忆中，这
是一个残酷的月夜，我宁愿这

不是个团圆的节日。
那天晚上，大哥和小妹像

模像样地拿出纸笔，登记着父
亲的财产，房子一套、家具家
电、字画……最后，他们说，过
几天咱们一起讨论分配方式。
大哥很郑重、很严肃地说，我们
之前都没想过这些，所以，现在
有什么算什么，找不到的就不
找了，多少不重要，关键是公
平。我听着，心里憋着气，“爸爸
的东西我没动过，我有钱也有
房子。”大哥说，我们没说你动
了，过去的事都不用提起，咱们
就拿这些登记在案的东西说
话。

中秋夜里，财产登记

亲人特别是手足之间的事
有时比职场更复杂，而手足之
间残酷起来，有时也会超过竞
争对手。因为是家事，因为“家
丑不可外扬”，这些憋在心里的
郁闷无法讲给任何人听……

“财产登记”过后，大家很
久没见面，再有节假日，也没人
张罗吃饭的事了。大哥偶尔派
孩子给爷爷送来些蔬菜水果，
妹妹每月开车来，放下 500 块
钱，说“给爸爸买点儿好吃的”、

“姐姐你别生气”。“爸爸一辈子
就这么一套房子还能值点儿
钱，大哥是怕你占房子，你放
心，我不跟你争。”我知道他们
多心我，以为我要拿爸爸的遗
产，我不生气……我还是照样
给父亲当“保姆”，因为不会有
任何一个保姆胜过自己的女
儿。至于哥哥妹妹怎样猜测，我
不在意。我会用行动告诉他们，
我什么也没想要，什么也不打
算要。

然而这样的过程经历下
来，我还是很难过。我惟一能说
一说知心话的人，就是坐在轮
椅上的父亲。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推着他，边走边唠叨：“你说
你要是个一无所有的老头儿该
多好啊，偏偏你有个房子，你知
道不知道现在多少人家为了老
人留下的房子搞得手足反目
啊？不过你别担心，咱家不会，
爸爸走了，我就回家，你这个破
房子啊，谁爱要谁要……”

爸爸走了，我就回家

近年来，房子在老
百姓家中成为价值最
高的财产，也因此成为
离间亲人的一剂毒药。
兄弟姐妹为了争房产
水火不容，甚至断绝关
系，一桩桩亲情官司围
绕 着 房 子 拉 开 帷
幕……

陆女士，55 岁，退
休在家，全职照顾瘫痪
父亲。

5 年前，母
亲去世，7 3 岁的

父亲格外伤心。有一
天，自己在家，平地摔了

一跤，从此不能行动，改坐
轮椅，人也渐渐迟钝起来。我

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一个哥
哥，下面一个妹妹，紧急召开家
庭会议，讨论父亲的生活安排。
最后，大哥拍板，给父亲雇保
姆，每周 7 天，兄妹三人一家分
担两天来监督保姆，周日则由
三人轮流负责。同时，大哥确定
了保姆费用兄妹三人平摊，父
亲的退休费用作日常开销，谁
买东西谁写账，账单每个月大
家一起看。

这件事这样处理没什么不
合适，相反，还很公平。父亲是
大家的，我们小时候，父亲疼谁
都是百分之百，现在轮到孩子
反哺，大家也该各自拿出自己
的百分之百。但是，说不清楚的
一种不自在，让我心里隐隐地

不舒服，总觉得有什么地方别
扭着，不痛快，又说不出来。

我离婚多年，之前儿子跟
前夫，现在孩子大学毕业，工作
不错，贷款买了房子，自己知道
努力，很让人欣慰。孩子有女朋
友，很快会有自己的家，每周两
个人回来吃一次晚饭已很难
得。有时我想，其实真正相依为
命的人，是老父亲。也许就是因
为这相依为命的念头，在兄妹
们分配好各自职责和值班日程
后，我常常主动打电话给他们：
我去吧，反正我没事儿……事
情在最初的状态更容易看起来
完美，就像再烂的婚姻也有个
甜蜜的开始一样，最初，大家都
觉得我“解放”了两个家庭，我
是最孝顺的孩子。

为了让保姆对父亲好一
点，我甚至“巴结”保姆，吃剩下
的东西都带走，让保姆每餐吃
新饭，夏天给保姆买花露水，冬
天给保姆送围巾、护手霜……

我想，只要她把我爸伺候好，怎
么都好。

但我还是很失望。有一天，
我提前来看父亲。走到小区的
健身广场附近，看见保姆正和
别人闲聊，父亲在远处树下低
着头坐在轮椅上正打盹。轮椅
被一根绳子拴住，绑在旁边的
树干上，老人身下全是湿的，小
便尿湿了裤子，胸前的围巾已
被口水弄湿……我静静走到父
亲身边，心疼加气愤，流着眼泪
说不出话。保姆非常紧张，一个
劲儿道歉。我只说一句：我们家
待你不薄，你怎么可以这样对
我爸？

这件事之后的几天，我请
了假，每天来照顾父亲、监督
保姆，但不是长久之计。保姆
心存愧疚，加之觉得自己一直
不被原谅，心生去意。而父亲
的状况越来越不好，越发沉
默、糊涂。不足一个月，保姆辞
职，说是家里要盖房子，不能

不回去。
我们兄妹三人又召集家庭

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再找保姆
就是，或者直接送父亲进敬老
院。我坚决反对，我说不能看着
父亲在丧失了活动能力和表达
能力后被人欺负，他有三个子
女，不是孤寡老人。我的话让哥
哥颇为不快，大哥说，你有什么
好办法，说来听听，反正我们谁
也不可能提前退休回家专门给

“老头儿”当保姆……我当时不
假思索，接着大哥的话说，我可
以，我提前退休就是了。这句话
说出来，只觉得一切迎刃而解。
小妹说，我支持，你给爸当保
姆，咱爸有福气，我愿意每月给
你 500 块钱。哥哥则反复说，你
要想好了，钱是次要的，你想好
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好好想
想。

子欲养而亲不待，时间不
等人，我顺利办妥了退休手续，
提前退休，回家照顾老父亲。

本报记者 林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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